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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去 的 背 影
峰 岭

父亲生长在汉江南畔，他一生都在
这片土地上劳作。 父亲的腰很弯，看天
时得往后仰，你不会想到他也曾玉树临
风过。

父亲年轻时聪颖且心气高，毕业后
他跟朋友谋划好要去远方，行李都捆好
了，但因奶奶鼻涕眼泪地阻挠 ，最后一
刻心一软就放弃了，他朋友去了遥远的
乌鲁木齐。 要是他当初走了呢，就是另
一场人生了。 会不会更好不敢说，不过
人生真是偶然。 但我觉得父亲一生都有
壮志未酬的遗憾， 他终生留在了老家，
加上母亲早逝，让他背负沉重。

我婴孩时好像不想到世上来似的，
非常爱哭，经常哭得江河滔滔。 记得一
个夜里，天黑如墨。 一定是我哭到没法
收拾了，父亲就被逼出了灵感 ，在竹竿
顶端夹了个烧红的炭火，在屋外举着跑
来跑去给我“打星星”。 然后“星星”掉到
地上，我一分神就忘了哭了。

有一回我病到快没气了，父亲半夜
翻山找来大夫，他摇摇头说没救了。 父
母不接受，求他再扎一针试试。 这一针
下去我又活过来了 ， 还一活活到这么
久。 这事给了我一个启示：不管怎样都
要开开心心的，每活一天都是在赚呀。

小时候很穷， 日子过得苦涩粗糙，
会让人失去耐心。 但还有好些美好的片

刻，一直在记忆里闪烁。 有时下雨天不
外出， 父亲就在院子里用棍子支个簸
箕，下面撒点谷粒，棍子上拴一根长线
一直拉到家里。 然后虚掩上门，一家人
贴着门缝大气不出，等着麻雀上钩。

有一回父亲挖地，我在旁边玩。 他
神秘兮兮地说挖到人参了，让我赶紧揣
回去给我妈看。 我呼哧呼哧跑回家喊妈
妈。 其结果是，那不过是个树根。

我还很小父亲就让我去上学，学校
在一座山头上。 我背着母亲缝的花布书
包，拄着棍子跟在几个大孩子后面一步
一趔趄。 不清楚到底学了个啥，只记得
课间男孩子们从桌子上呼来啸去，吓得
我心怦怦跳。

我想他对我是有期待的，每回一发
下新课本，他都会用那种半透明的白纸
包上。 后来我考上大学，他把家里的麦
子都卖了， 用 50 元给我买了一只小小
的亮闪闪的不锈钢手表，那是我的第一
件奢侈品。

我青春期一身倒刺，跟父亲关系很
拧巴。 有一年暑假结束，我要返回外地
的学校，他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几十里外
的车站，一路上都不跟他说一句话。 要
上火车了，我还板着脸不开腔 ，最后他
憋不住了，把学费掏给了我。

但他在我们村里蛮有威信。 哪个老

头头发长了，一喊，他就过去给人家剃；
哪个儿子跟父母吵架了，一喊 ，就去给
人家劝解灭火。 记得有个老伯的孙子病
了，一喊，他就陪人家上西安看了一回
病……他帮人是真的在帮。 他身上有种
知识分子式的敏感慈悲和江湖侠客混
合的气质。

我每次回老家，总能碰到一两个老
伯在我家聊天、读书、吃饭，都是他的朋
友，交往大半辈子了。 可我偏偏一直跟
他很少交流，倒是我远离了老家并经历
了岁月之后才有点懂事了，之间的话才
多了起来。

每次给他钱， 他都说不要不要，自
己还能劳作，再说乡下生活有钱没钱都
过得去，等将来生病没办法了再说。 我
不住怂恿他趁腿脚还利索去看看外面
的世界。 我们兄弟姐妹陪他到成都、重
庆、深圳、北京、南京、杭州……去见了
一下世面，还登上过长城 、华山和上海
的东方明珠。

父亲很知足，他说现在蛮好的———
有一些养老补贴，也有了医疗保险。 能
干多少活就干多少。 不愁吃穿，空气新
鲜，自在得很。

去年冬天他大病了一场，觉得自己
不行了，在 ICU 给我交代后事，我的眼
泪哗一下涌了出来。 出院送他回老家的

那个晚上，一到村头，发现十几个老乡
冒着寒风在接他。

父亲病后一直虚弱， 不再能劳作，
但他并未气馁，而是积极寻找生命的意
义。 再次握笔书写，怀念他父母兄弟、对
花鸟鱼虫大自然的观察和感悟，文笔简
洁优美，态度达观，字句间尽是对生命
的留恋和生活的热爱。

我每过几天就给父亲打个电话，每
次问他状况，他都语调轻松。 他去世的
前一天，本想打，但想到是周末，妹妹一
家会回去陪他，不冷清 ，就想到周一再
打。 唉，当时要打了就好了。 唯一安慰的
是，父亲走得平静。

送走父亲回来后 ， 每天照常上下
班。只是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会有隐约
的空洞冰凉之感，就像身体裂了条缝，或
是某一块被掰走了。 亲人本是自己生命
的一部分，他们离去了，也就是把自己的
一部分带走了，也让自己受伤了。这种残
缺是会愈合的，不过需要时间。

如果说我希望在心里留住父亲的
某个形象的话， 是他生病之前的那样：
在汉江边上放牛，牛吃草 ，他坐在沙滩
上戴着老花镜捧着书看。 过一会儿会举
起脖子上挂的望远镜，看牛到什么地方
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身处乡野，心
怀远方。

挽 春
石惟正

农历二月初，北方的树还是秃秃的，只剩树干和枝枝桠桠顽
强地指向蓝天。 又过十来天，当我在小区院落踱步时猛然觉得，
一丛明黄的光芒从地面映入眼帘。 啊，迎春花开了！ 仿佛一个五
六岁的小姑娘用稚嫩的嗓音在我耳边脆喊了一声：“春来啦！ ”不
久连翘也开了。柳树的枝条上也萌发了嫩芽。 是的，春来了！ 来了
就挡不住啊！接着，玉兰树长出了花苞，展开了花瓣。海棠、樱花次
第开放。 风儿变得暖了。 阳光高兴地用她的笑脸四处张望，问候
着，赞赏着每种早开的花儿，敦促着所有的植物快快生长。老人们
出来赏花，晒太阳。上班的人们脱去了那层最厚的衣裳。孩子们在
院里玩滑板，唱着、笑着、追逐着。春天不但催生着万物，也开启了
人们的心扉。 一切一切，欣欣向荣，洋溢着美好的希望。

遗憾的是：春虽然美，但很短暂。 不久，随着所有植物长满绿
叶，随着春花的凋谢，随着耳边响起知了的叫声，人们选择在树
荫下走路和停留时，春就去了，漫长的夏天开始了。 从古至今，无
数的文人墨客写过那样多惜春的美好词句， 但春姑娘只是微笑
着挥手告别了赏春、 惜春的人们， 在大家留恋的目光中迅速后
退，鞠躬消失了。

其实，我们生活中各个领域，都有“春天”。 处在青春期的孩
子，不就是春天么？ 一个新建的工厂，生产出第一批产品投入市
场，不就是春天么？ 新婚夫妇度蜜月时，难道不是其婚姻的春天？
当你的科学研究满怀希望开启一个新课题时，难道不是春天？ 当
你毕业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难道不是你的春天？ 当你信心满满，
集中精力开启生活中的每个新过程时，都是春天。 你要在生活工
作中的每个春天开始时，仔细对待，精心对待，爱春，惜春。 这样，
春才能生出生命力旺盛的夏，才能期待秋天的好收成啊！

春天好美！春天珍贵！你的执着和进取就是阳光、水和有机肥。
努力吧！ 让你在春的氛围里成长，让你生命和才华的春天常在！

许 愿
陶诗秀

男孩生日的那天，父亲告诉他记得许愿。 那年他六岁，许了
要一个玩具卡车的愿望。

隔天，一个箱子出现在床头。 男孩小心地划开银色包装纸，
里面是一个牛皮纸盒，牛皮纸盒里是一个黄皮盒子，盒子正面有
一方透明塑胶片，透过塑胶片，男孩看到了油黄的玩具卡车。

八岁生日的那天，男孩告诉爸爸，他想要一双跑鞋，像隔壁
同学一样有勾勾的那种。 这次他等了三天床头才出现一个牛皮
纸箱。 没有包装纸，他把箱子拆开，里面是个橘红色的纸鞋盒和
一张装箱明细，鞋盒掀开，里面是一张淡黄色的包装纸，包装纸
打开，里头才是那双有着勾勾的鞋。

十岁生日吹蜡烛的时候，父亲没有叫他许愿，但男孩早已轻
车熟路。 他对着蜡烛说，他想做个航天员。 烛光下父亲和母亲交
换了一个眼神。但男孩没有太在意。这次他花了半个月才等来一
盏星空灯，黑色的球体上有无数的细小孔洞，把中间的电灯泡点
亮，光就会从缝隙里奔跑出去，照在男孩的房间墙壁上，一闪一
闪地像是星空。 男孩哭闹着说他要的不是这个，爸爸好说歹说，
承诺了他一台新的脚踏车。

十二岁的他许愿要一部手机。 十四岁的他想要上第一志愿
的高中。 十六岁的时候，他希望追到隔壁班带着肥皂香味的那个
女孩……直到，男孩变成了男人。 他已经知道，有些愿望可以实
现，有些必须等待。

他拆开的一个又一个的包装纸箱子， 告诉他有些事情并不
像表面如此简单。 他也知道，有时不那么快实现的愿望还有机会
更换，甚至有时，愿望还会回头等他。

四十岁的男人仍旧许下了愿望。 昨天， 比他晚进公司的 35
岁学弟刚成了他的主管。 他的妻子刚哄了小男孩睡觉，然后去冰
箱拿出了一个杯子蛋糕。 妻子说，蛋糕店就剩下这个了。 男人知
道并不是，但他懒得多说话。 妻想帮他点亮蜡烛，但杯子蛋糕小
到根本放不下蜡烛，妻索性拿着蜡烛站到男人的对面，让男人对
着小蛋糕许愿。 看着黑着眼眶的妻，男人一时不知道该换一个什
么愿望。 妻子叫他快点，蜡快要融到她手上了，但男人还没有决
定好。

该许什么愿望呢？ 成为首富或娶到超模这个愿望他已经许
过，让愿望早点成真的愿望也早已许下。男人灵光一闪，他跑去叫
醒了妻千辛万苦才哄睡的男孩，把他按在餐桌椅上坐好。 男人终
于许愿：希望自己能成为首富的父亲，而首富是个孝顺的孩子。

莫名其妙醒来的小男孩睡眼惺忪地看着面前手中盛满红蜡
的母亲，还有那个杯子蛋糕，恍惚地以为是自己过生日，他悄声
地说：“妈妈，我能要一部手机吗？ ”

男人终于满意地笑了。

乐 此 不 疲
曹伶文

有朋友驱车两个小时到宁波的河塘湖
湾寻钓。 有人笑他，油钱车损足可买十斤好
鱼，跑那么远，太不划算，一去一回，还把整
天时光耗掉了，不如待在家里，小麻将小酒
娱乐。 倘若空篓而归，那是自寻落寞，钓个乏
味，回家还讨个没趣。 朋友一笑了之，依旧我
行我素，乐此不疲。 这正是“子非鱼”“子非
我”，不是同轨而无法衔接的两种思维。

笑他的人，心无寻钓之趣 ，意无空灵之
念，耐不得寂寞，自然不知钓之乐。 我少年时
亦对垂钓乐此不疲， 挤出时间找一湖角，对
一池涟漪，或蹲或猫或伫立，在春光秋色里
一待就是半天，能钓几条猫鱼，自得情趣。 情
趣何在？ 对着如镜的湖面，有时亦水纹轻漾，
看菱角开花，茭白鼓胀；看浮子静立或起伏
摇曳，看鱼泡聚来散去，升腾破灭，联想水中
世界：鱼的大小，鱼的智慧，鱼的胆魄，鱼的
嗅觉与视觉，更是揣摩鱼食念之强弱；抑或
根本不是鱼之泡， 只是虾蟹泥鳅或田螺，也
可能是令人扫兴的陈腐之物化作沼气作祟，
但心思和经验在与水底之鱼存在或虚无的
较量中，渐渐消磨平日的浮气与躁动，获得
一份独特的安静体验。

长期喜欢钓鱼的人，往往并不是因为喜欢
吃鱼，而只在于享受钓的过程，在于鱼浮子摇曳
沉浮，在于手中鱼竿起落。 若遇大鱼，在鱼出水
之前那一段拉锯战，那滋味美妙至极，忐忑、紧
张、兴奋、刺激，须如将军督战的应变。就是鱼咬
钩之前鱼泡聚来时的那一段空切静致，也叫人
浮想联翩，仿佛潜伏者盯着猎物满弓待发。

垂钓之乐，亦如顽童挖泥淘沙 ，少年踢
球玩珠之乐。

我在童年就乐此不疲于玩弹珠。 邻里七
八个玩伴一旦在家，就成天聚集，找一块稍微
平坦的泥地———能长几根杂草，能有几个小坑
小起伏的场地更富有情趣， 如门前的空地，闲
季的晒谷场。 进攻防守轮流进行，进攻者手握
一颗弹珠，夹在弯曲的食指与拇指间———中指
紧抱拇指的指头，作握拳状，珠子放在拇指的
关节至指甲处与食指的指尖相互挤压，看准对

方藏在草根或是小泥丸后边的珠子，拇指奋力
弹出，珠子就子弹一般朝目标飞去。 如果能听
到叮的一声脆响，那实在是悦耳动心，在对方
的一声叹息或惊呼中，顿时，胜利者心花怒放，
自呼神枪手。就这样，趴在泥地上，整天弄得手
上脸上衣裤上全是泥，把自己脏成泥猴，却也
乐此不疲，自然学业被弃一边。

然而，人生的许多快乐 ，兴趣都有一定
的时段性。 忽然有一天，发觉自己半大不小
了，还整天趴在泥地上，玩这等幼稚的游戏，
实在可笑。 于是，投入了另一种痴迷。

那是因为表哥带来了一本大开本的《乾
隆秘史》（《书剑恩仇录》），一读，我就被天马
行空的武侠故事诱惑。 随后，同桌不知从什
么渠道把梁羽生与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本又
一本带进教室，我就完全沉溺于武侠与爱情
故事里不能自拔，后半的初中阶段就为此梦

牵魂绕。 那些日子，我进入了忘我的世界，以
至于抛弃英语课的代价来换取阅读，甚至夜
间在父亲的眼皮底下，拿复习中考的习题来
掩护，夜深也不舍，看得神魂颠倒。

再后来进了师范， 图书馆里的拜伦、普
希金、纪伯伦、泰戈尔成了我的星空，随后，
是废名、川端康成、莫泊桑，及至书店里的席
慕蓉， 我又乐此不疲于他们构建的世界里，
浸染在他们思想的河流里不肯上岸，有些日
子里，真恨不得把自己溺死在作家们的汪洋
里。 这才真正算是陶冶自己的情操了。

曾经乐此不疲于钓鱼的我，因为河塘污
染，一次又一次空篓而回，脸皮再厚也挂不
住了，就此弃之不顾。 曾经乐此不疲于打麻
将的父亲———即使曾是风雨无阻 ， 冬夏不
辍———一旦疾病与死亡压迫 ， 终也一弃永
绝。 而乐此不疲于走天下、看山水的旅行者，
若有一天感悟天下风景亦大同小异，皆由心
境而成，那也会枯燥释然。 你看现在好多人
捧个手机整天刷屏，猎奇寻鲜，但终有一日
发觉乏味，且费时伤眼，就会投入新的乐趣。

那有什么乐趣才能伴随一生呢？ 我不能
肯定，对我来说，也许是书。

春风又绿江南岸 王勇刚 摄

老尹的妻
张德华

老尹没结婚时就吸烟。
结了婚，老尹吸烟，妻捏着他瘦瘦的肉皮说：

“不如省下烟钱买点好吃的养养。 ”
老尹就笑着掐灭烟跟妻子说话。 “咱结婚那

天啊……”说到动情处，他就拉拉她的手，撩撩她
鬓角的发。

有一天老尹鼓起勇气说，“我戒烟！ ”遂把烟
一折扔到地上。

妻却又心软下来：“一下子戒了行不？ ”
老尹工作去了，几天没回来。妻子开始睡不好

觉。 她包了一盖垫水饺步行半拉头午给他送去。
她进门正见老尹犯了痒病用挠子挠痒，忙把

手伸到丈夫的衣服里挠，挠得老尹身不痒心却痒
起来……

老尹回家来，烟不吸了，就看书。
妻说：“别累着眼，一天到晚上班还不够累的？ ”
妻就拿过蒲扇给他扇风，边扇边扑在他头上

飞来飞去的蚊虫。
一天，妻突然倒在灶里，就这么容易的殁了。

老尹一时也像死人一样呆立在妻的身旁。
埋葬了妻，他总是神情恍惚，时不时流下眼

泪来。 他又吸起了烟。
热心人给老尹介绍来新妻。
新妻爱盘腿坐床，她坐在床头上，老尹感到

陌生和压抑。
他吸烟，烟云飘到新妻的眼前，新妻厌恶地

说：“掐死掐死！ ”

老尹不好接受，但也掐灭烟，闷闷的。
老尹无事可做，就打开电视机看新闻。 新妻

便吆喝：“看戏！ 看戏！ ”
老尹说：“我想看看新闻。 ”
新妻说：“看么新闻！ 戏多热闹呀！ ”
妻便气咻咻地将钮拧到唱戏的台上。
老尹不再和妻争执，便转头看西墙上的一幅

字画。 这是他从省城书店里精心选来的极得意的
一幅字画。 他时常盯着它欣赏。 妻见老尹长时间
盯着字画， 便一把将字画抓下来：“连个人都没
有，哪值得你这么傻看！ ”

老尹心疼得几乎流出眼泪。
妻找来几个钉子砸在贴字画的墙上，一溜挂

上了勺子、铲子和笊篱。
老尹就拿起书看。
妻对他说：“你就知道看书！ 看书能看来官还

是能看来钱？ 谁混得跟你似的这么逊？ ”
老尹不言语，仍看。
我有些书，老尹妻知道老尹的书是从我这儿

借的，就大喘着气找到我说：“老尹来借书别借给
他！ 听了么？ ”

老尹再来借书，我便对他说：“婶不让我借书
给你。 ”

老尹气呼呼地说：“她让我干什么？ ”
我逗他说：“你跟婶拉拉亲密的话呀。 ”
老尹一下子变黄了脸：“我跟她有屁话可拉！ ”
我见他生真气，就不敢再逗他。

桐花万里路
耿艳菊

桐花的美，被忽视了。桐花硕大，颜
色也冷寂，像直率朴拙的人，不如那些
灵动精巧的讨人喜爱。

第一次被桐花的美惊艳， 是在我们
镇上的图书馆。那是镇后街一个清冷的院
子。这里很幽僻，很少有人来。我在课本上
学了《红楼梦》的一个章节，又听老师讲书
中的人物， 突然萌发了读书的热切愿望。
老师就告诉了我们几个同学这个院子的
位置，让我们找一个姓胡的老师借书。 老
师说，胡老师也曾是他的老师。

来到老师说的院子，我们敲了半天
门，却没人应，就推门进去了。 转过天
井，大家都愣在了那里，呆呆地站着，忘
记了往前走， 或者说是不敢向前走，怕
碰坏了那淡紫色的梦幻般的门帘。

那是一朵朵桐花串起的门帘，在淡
淡的微风里徐徐地摇曳着淡紫色的诗
意的梦。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从后院
走了出来，手上满是泥巴，望着我们这
几个不速之客，满脸严肃。 得知我们是
来借书的，又说了老师的名字，他严肃
的面庞马上转为了热情亲切。这中年人
就是胡老师。

胡老师笑着潇洒地把手上的泥巴
往身上抹了抹， 轻轻掀起桐花门帘，让
我们进屋。 见我们对桐花门帘好奇，胡
老师竟文绉绉地对我们说， 见笑了，一
会儿他给我们找完书，请我们到后院欣
赏桐花。

进屋，一共有三间，两间四壁都是
高到房顶的书架， 一间摆放着两张桌
子，几把椅子。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
书，惊得半天说不出话。现在看来，如果
说一个图书馆的话， 实在有些简陋，但
在当时我们的眼里，却是一个丰富的世
界， 这些书大部分都是胡老师自己的，
所以他特别爱惜，反复叮嘱，不要弄破

了，脏了，丢了。
胡老师把我们当客人一样相待，给

我们喝他自制的菊花决明子茶， 还细心
地放了冰糖， 又带我们到后院中那花园
般的菜园。那里有三棵高大的桐树，正热
热烈烈地开着一树的紫花， 我第一次觉
得一身清寂性子的桐花竟是如此绚丽。

后来，从老师那里，我们了解了一
些胡老师的事。胡老师的妻子在县里工
作，孩子也在县里上学，他的妻子本想
让他到县里找份工作，但镇上要办一个
图书馆，痴迷读书的胡老师就成了管理
员。 胡老师不但拿出自己的藏书，还把
祖上留下的院子拿出来办图书馆。

图书馆并没有像胡老师起初预想
的那样， 能带动起镇上人的读书热情，
起初还有零零星星的读者，慢慢地这个
开满桐花的书香院子就被遗忘在后街
的角落里了。

因我们的到来，胡老师的院子热闹
了起来， 我们几乎每周都去那里读书，
又带去了很多喜欢读书的同学，他也常
推荐给我们一些好书，还为我们订了新
杂志。 他忙着穿梭在院子里，忙着给我
们找书，脸上总是笑盈盈的。

几年后， 我已在外地读大学了，假
期回镇上和同学相约去看望胡老师，正
是桐花绽放的时节，胡老师却没有时间
串桐花门帘了，他忙着给来读书的孩子
端茶倒水， 忙着给孩子们找喜欢的书，
像亲厚的长辈，忙碌而欣慰。

我后来见识过很多气派的藏书丰
富的图书馆，但镇上胡老师的那个开满
桐花的书香院子始终是心中最美的最
诗意的温暖的。 胡老师而今已是 7 旬的
老人了，还在守着他的书香院子。 现在
早已不是幽僻无人问了，而是读书人来
来往往，桐花安安然然地盛开。

别 离
王国省

这次回家比任何一次都要匆忙，匆
忙得只有一个短暂的晚上。

母亲离世后，回到老家，像匆匆过
客。 姐对我越好，离开时越有盘根错节
的孤寂感。 就像一片飘零的叶子，在这
株枝繁叶茂的亲情树边盘旋。

姐说听到我要回家的消息，很是兴
奋， 她多次趴在窗口朝小区广场张望，
期待我出现。 五姐则关了便利店的门，
陪同大姐一起等我。

这次回家，破例没有让亲人们去车
站接。 打了辆的士，就匆忙赶回。

夜色朦胧中，终于抵达。 五姐从屋
里迎出来，微笑着帮我拎包。 大姐则帮
我整整凌乱的头发，心疼地说，这次回
家可有点瘦了。

人还没坐定，大姐和五姐各自忙活
起来，一个和面擀面条，一个赶忙烧水。
大姐还泡好了花生，水被浸泡成赏心悦
目的紫红。

我突然惭愧起来。
这次回来，不是特意来看姐的。而是

去祭拜一位挚友的父亲。 我甚至计划过
家门而不入，把事办完就赶紧返穗。 姐一
如既往的热忱，让我瞬间回归孩提时代，
也让我一下觉得自己亏欠她们许多。

我两手空空，不着一物。 她们却满
怀喜欢。

绿豆面条端上来了，热气腾腾。 那
熟悉的味道让我沉醉无比。

四姐在外面忙。 大姐的语气急促，
又极具命令，像拍电报，二弟已到家，速
来。 四姐赶到时，我已呼呼啦啦吃了两
碗面条，全然不顾吃相。

去同学家刚办完事，姐的电话就响
起来。 说晚上安排好了，在镇上最好的
饭店吃饭，要好好团圆团圆。

回到家，发现三姐也赶来了。 她丢
下手里的活计，丢下姐夫，来和我欢聚。

饭吃得很是热闹，一家人把菜夹来
夹去，生怕我吃不好吃不饱。 我筷子没
怎么动，姐就把菜直接塞在我的碗里。

暖洋洋的灯光下，追忆缅怀母亲，一些

细节，让气氛又多了份挥之不去的怀念。
这夜和姐说了许多知心话。我赶了

一夜的车，有些累，听着陈年旧事，竟迷
迷糊糊睡着了。 醒来时，几个姐还在意
犹未尽地聊着。 一床棉被，正严丝合缝
搭在我身上。

睡吧，我对姐说。
二弟来了，谁都不舍得睡，大姐说。
累了一天了，就让弟睡吧，三姐说。
这一夜睡得格外安稳和舒心。我把

闹钟定在清晨六点，还没闹，我已被细
微的声响弄醒了。

几个姐姐正立在厨房里忙活，晨曦微
露，映着她们有些疲倦的脸。 一会儿，我听
到了勺子在铁锅里搅动饺子的摩擦声。

呀，把咱弟吵醒了。 五姐有些愧疚
地说。 出门的饺子下脚的面，走前一定
要吃碗饺子呢。 饺子端上来了，我坐在
木桌边默默无言地吃。 抬头，见四双深
情的眼睛正盯着我。

姐，你们都吃吧。
把你送走，我们再吃。 大姐说。
五味杂陈中，吃完饺子，我起身告别。
五姐说，多年没有抱过弟了，和姐

拥抱下走吧。
我走过去，先主动拥抱五姐。 她的

腰身明显粗壮了许多，不复当年的曼妙
身姿。

我又去抱大姐。 大姐身材矮小。 我
须努力俯身，才能抱住她。 大姐的背微
驼，两个肩膀不是十分平衡协调。 她一
个个抱我们长大， 等我现在去抱她时，
她反而有些拘谨起来。

我听到啜泣声，回头，五姐哭了。哭
声在一个气氛相对促狭的空间是会传
染的。 四姐第二个抹起了泪，接着又是
大姐，三姐。

姐，你们这是干吗？
说完，我鼻子陡然一酸。
坐在车里， 任凭一辆简陋的面包车

在飞扬的尘土中驶离小区，我不忍回头。
窗外曦色撩人，是想象中的时光印记。
泪，还是无声无息漫了出来。

心香一瓣

hnrbwcd7726@163.com

凡人心迹


